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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炳煌老師
一、東海生物系的教學─不放棄任何一隻羊
在我當學生的時候，東海實施小班制教學，老師跟學生的接觸機會比較多，關係也比較親密，而歐保羅老師的課還會有一對一的面談，這屬於他特別的教學方式，也是他很堅持的部分。他就是一定會安排一段個別的談話時間，我猜大概是想瞭解一下學生接受的情形，看學生有沒有聽不懂的地方。因為早期東海的學生英文程度也許比現在好，或比其他學校好，但是聽英文上課還是不容易嘛！其實我曾經問了很多其他的同學，他們也說上課很多地方都聽不懂。
我想學生總是學生，其實以前跟現在有些地方也差別不大，會主動去發問的學生可能不多，那當他特別跟你談的時候，也許你有機會去問他一些問題。在我的印象中，對於這個部分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不過我還記得我和他討論過的一些問題。我曾把他當時上課的教科書留下來，放了很長一段時間，後來經過幾次搬家，現在大概都沒有了。我記得有一次搬家整理東西的時候，咦！我發現當時的課本裡還夾著一張期中考的考題。我一共修他三門的課，包括動物生理學、胚胎學和細胞學。動物生理學是比較重的一門課，教科書都非常厚，而動物生理跟人體的生理及醫學都是很類似的。我記得有一次他出了一道題目是關於肝的部分，問你所知道的有哪些，要你自己去思考，說出自己所學到的。因為上課能夠講的有限，個別跟他談的時候比較能把問題弄清楚，但我已經不記得那次是一對一面談的時候，還是我另外找時間去跟他聊的時候了。
他約學生見面的時候一定是非常的準時，如果他比較晚到，一定是用跑的過來，這裡可以看出他非常尊重學生。他一直很堅持這樣的教學方式，往後東海擴校、學生人數變多的時候，他還是這麼做，我沒有感覺到他的做法有什麼改變。
我覺得上他的課通常不會感到有很大的壓力，因為在當時比較威權的時代，學生也是很自然會把老師分類，說哪些老師是所謂的「大刀」！呵呵！特別像是物理啊、化學啊、微積分這些科目，在理學院不及格的比例算是高的，所以對學生來講這些科目的老師很多都是「大刀」，砍下來一半不及格啊！但他的課大概不會是那個樣子，當然不代表說他就很隨便，他也是希望學生很認真的去學習。
我看他的方法就是會讓學生感受到他的關心。聖經上有一句話說：「不放棄任何一隻羊。」
如果有一百隻羊〈學生〉，有一隻迷失的話，他會暫時不管那九十九隻，然後回頭看，說不定走失的羊就在附近。所以如果是成績不好的學生修他的課，也不會感覺自己被忽略，不會說老師都大小眼〈台語〉，只重視功課好的學生，不會有這樣的感覺，因為他對每一個學生都非常的關心。
二、上帝的呼召
歐保羅老師的兩個兒子在一個月當中相繼過世，一個是因為生重病，一個是意外，那時我還是學生。他只有一個月的暑假，結果竟然在短短一個月內發生了這樣令人心碎的事情。他們當然感到悲痛，一樣傷心慟哭，特別是歐師母，哭得不得了啊！如果是一般人的反應可能就會覺得怎麼搞的喔！我用我們中國的話來講，他等於是發了個願來到台灣來做宣教、服務的工作，台灣怎麼可以這樣對待他？上帝怎麼……好，我遵守祢的意思要去愛世人啊！我大老遠跑到這裡來，怎麼會讓我遭遇到這樣的事情？算了！收拾行李回家好了！這是一般人容易出現的反應。但最後他們還是堅持留下來了。開學後，至少看他教學的狀況恢復得很正常。而我想這就是一個很大的見證，對他的信仰的見證，很多人因而被感動。
基督教有一本聖經，而所謂基督徒，在我的理解裡面就是相信那些故事，而其中最核心的人物當然就是耶穌。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你看被釘在十字架是多麼痛苦的事情？他知道他要被釘十字架，他也會恐懼啊！耶穌在死亡之前曾禱告說：「上帝啊，如果我可以的話，讓我不要喝這個杯。」意思說不要受這個苦，但下一句卻又說：「但是啊，我雖然這樣請求，但最後還是照祢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我是用這個故事來對應歐保羅老師所遭遇的苦難，以及這苦難背後所代表的意義。   
他來到台灣，我聽他講的故事，他等於是聽上帝的話來的。英文有一個字call，就像父母呼喚小孩子一樣，就是呼召！他是聽到了上帝的呼召。他會來台灣做宣教士，他是一個回應。因此更準確的說，不是他自己想來台灣，而是他某種程度聽到上帝的呼召：「保羅，保羅，來，你來做我的工作，我現在要派你到某個地方去！」他是接受、回應這個呼召而來到台灣，他一直這樣篤信著。但當他碰到兩個兒子過世的時候，我想他可能會懷疑，我沒有問過他。但這是人之常情，要是我的話一定會問，到底我來台灣是對還是不對啊？若真的是上帝要我來，怎麼會讓我遭遇到這樣的事情呢？會問一下，到底祢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是不是我那時聽錯了？你沒叫我來台灣啊，那我就要回去了喔！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產生這樣的念頭過。他或許會感到疑惑，但他會不斷的禱告，禱告中就會問，跟上帝對話。他最後仍然留了下來，而我的解讀是這樣的，他重新再確認，對！上帝要他來這件事是對的！儘管遭遇那麼大的不幸，從正面來講，或許這是上帝給我的考驗，考驗我要呼應上帝的呼召的意志有沒有很堅定？如果有，那這麼大的打擊我還是要去面對！

三、東海擴校
東海擴充時，學生人數不是一下子就增加這麼多。早期我們那時候是小班制，一班都是收二十個學生，不管是什麼系。後來學校的政策改變了，必須比較依賴學生的學費的時候，那一個班是從二十個變到三十個，後來變成一班收三十個到收四十個，然後變成收五十個、六十個、七十個越收越多，最後就跟一般的大學一樣了。當東海發生這種變化的時候，歐老師是贊成還是反對？我想沒有絕對贊成，或絕對不贊成的問題。我想如果由他來決定，他不會贊成。因為如果維持原來的小班制，教學效果會比較好嘛！整體學生的素質也比較高，當初創辦東海時要把它辦成東方的哈佛大學的理想就可能實現。那現在為了現實問題，將它擴充變成三、四十人，以後變五十人、六十人甚至更多，我想他本身不會很高興學校變成這個樣子。但是他尊重，因為這已經是不可避免的現實問題，他不會說什麼事情都照我的意思。
我是用比較大的觀念，我的理解、猜想來看這件事情，所以我想就如同當時他遭遇喪子之痛一樣，他可能一樣也會想，這樣的事情一定有祂的道理，上帝為什麼這樣做一定有祂的道理，儘管有時候這個道理我不太明白，但是有虔誠宗教信仰的人就會相信，他還是可以接受，他必須接受。這是比較困難的！一般的人，在順利的時候，你說哇，上帝！好啊，上帝！來歌唱哈利路亞，那當然容易啊！但在逆境的時候，你不是那麼順利的時候，你還願意去相信，這才是真正的，比較有深度的信仰。
四、重啟台灣鳥類學研究
台灣的鳥類學研究的發展，最早的紀錄始於十九世紀，一位英國學者史溫侯在台灣採集了大量的標本，是為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是各國學者來台採集標本、進行研究，以歐美的學者為主。第三階段是日本統治時期，當時有許多日本學者在台灣進行研究工作，然而隨著歷史的更替，台灣鳥類研究的發展有了一個重大的轉折。戰後，日本學者多被遣返回國，台灣的鳥類研究就空下來了，因為當時台灣幾乎沒有鳥類學家，相關人才極少，直到歐保羅老師願意參與MAPS計畫，才重新啟動台灣的鳥類學研究。鳥類學是如此，我想當時其他生物學領域所遭遇的情況應該也類似，但不會這麼嚴重，我想大概是這個樣子。 
MAPS計畫，中文直譯為「遷移性動物病理學之調查」，為防止東亞、東南亞等亞洲地區的流行疾病，美國政府主導、支助這項大規模的國際研究計畫，藉由多國學者的合力研究來了解候鳥遷徙路徑與疾病擴散的關係，雖然也有研究其他動物，但仍以鳥類為主。時間是從1964年至1971年，共八年，適逢越戰期間。這是個非常龐大的研究計畫，現在的人不一定能理解，難以想像其規模，現在想起來還是感到很不可思議！其中包括日本、韓國、菲律賓、印度等國皆有參與，而台灣方面也再找相關的學者，但當時台灣鳥類研究人才極少，相關的負責人員來到台灣，他們事先找過台大、中研院、台灣博物館等等，但這些單位都已無相關的學者，沒辦法參加，後來歐保羅老師願意承擔下來，但他本身也不是研究鳥類的，他的專長是動物生理學、胚胎學，其中鳥類的部分主要是觀察母雞而已，他主要是研究青蛙。
我想從他的信仰上來看，他碰到這樣的事情，他或許會認為這可能是上帝的意思，我想歐老師絕不是為了讓東海出風頭、甚至讓自己出名才決定接下這個計畫的。他認為這項計畫是很有意義的，他認為他需要去做，加上他樂觀積極的態度和勇於面對挑戰的精神，於是，他擔下了這份責任。記得那時有一位鳥類學家叫達斯馬果，當時他在台灣都找不到合作的對象，後來到東海和歐老師談，沒有錄音，所以不知道對話的內容，事後我也沒有特別去問歐老師。反正最後的結果就是東海正式接下這項任務，代表台灣參與計畫。
戰後的美國已成為獨強的強權，其政治地位與這項研究計畫多少也有些關聯。最近才有另一位東海的老師跟我提到這個問題，他認為這計畫有美國政府的政治意圖在其中，或許是CIA等情治單位在背後主導。其實我那時也有一點納悶，我想這個計畫的主導機關可能是國科會啦、環保單位啦等等，有一次我參加國外的相關活動，結果出境時一看，發現計畫的負責單位竟然是美國陸軍哩！但我重來沒有仔細想過這件事，我無法去證實也無法否認，無論如何，我們當時是真的做了鳥類研究的事情，那段時間大概只有東海在做鳥類研究，也因為有這個計畫，才提供了重啟台灣鳥類研究的契機，對台灣鳥類研究的發展有相當深遠的影響。
我參加計畫的最後兩年，我那時是研究生。記得那段期間，歐老師工作非常繁忙，至少到了第二年，我變成實際上的負責人，甚至還曾代表歐老師的身分到印度參加海外會議，因為是代表歐老師的關係，我可以擁有和歐老師一樣的待遇，我還記得，有幾個美國軍人張大著眼睛驚訝的看著我走進機艙。那次會議受到印度政府的招待，我還有和當時的印度總統甘地夫人握手。我竟然代表歐老師、代表整個台灣參加國際會議！這兩年對我的影響很大，這對我來說是非常特別的經驗。
鳥類繫放是這個計畫中的主要工作之一，我們幾個學生和歐老師一起做鳥類繫放的工作，當時基地設在東海，但在東海裡面做的鳥類不多，主要是去野外捕捉要研究的鳥。「繫」有綁的意思，這裡是指在鳥的腳上套上腳環，在美國叫做banding，就是一條帶子嘛！那鳥環事實是一條帶子，把它彎成圓環，就像戒指，所以在英國叫做ringing，就是戴戒指。套上後就把牠們放掉，若被人發現並回報回來，我們就可以知道牠們飛到哪裡。
我們常去野外進行研究工作，我們研究的鳥類主要分成四大類，一個是甘蔗田的候鳥，一個是伯勞鳥，一個是鷺鷥類的鳥，一個是山上的鳥，其它的我們也做。甘蔗田候鳥的部分，在日本時期，糖業是很重要的產業，所以以前甘蔗田很多。秋季會有不少候鳥聚集在甘蔗田裡，這些鳥數量很大，但種類不多，主要是鴨雁、黃鶺鴒和黑臉烏，牠們大多白天出去覓食，晚上回來。我們可以說是證明了「身輕如燕」這件事情，因為牠們身體輕盈，可以停佇在甘蔗葉上面，而且是成千上萬，中部南部都有很多。鶺鴒有白的有黑的，你們大概不知道，學校的丹提咖啡那一帶，在屋頂上或地上會看到白鶺鴒。黑臉嗚則是白天聚集在甘蔗田裡，天黑後回來，但不是零散的。當時有人專門抓這種鳥來賣，賣給誰？賣到日本料理店。他們抓到鳥並把羽毛拔掉後，餐廳的人就把這些鳥串起來，五六隻一串，做成烤肉串，叫做阿哩都及〈日語〉。另外有一些也出口到日本。台灣的日本料理店很多，很多日本料理店都有在賣，所以當時有這個市場。其他的鳥我們都要張網去抓，但這種鳥不用，若要研究我們就直接跟那些獵人買就好了。跟他們約好時間，去跟他們買，我有去過，在中部的幾個地方，但現在都沒有了。
我們一般抓鳥用的網子是平的網，但那些獵人不一樣，他們很有經驗，用的網子就像足球網一樣，是有深度的。因為鳥群不會固定集中在某一區域，而甘蔗田的範圍又很大，所以獵人要先去看，看牠們會停在哪，知道位置後就把陷阱設置在那裡，等牠們回來。當牠們接近陷阱的時候，獵人就驚嚇牠們，一瞬間就通通上網了，一個晚上他們架的一面網子就可以抓到上千隻。
伯勞鳥是冬候鳥，秋季過境台灣時就一直覓食，一直吃，吃飽了就繼續往南飛。牠們會集中在墾丁、恆春那一帶，量很大，我記得每年通過那邊應該是一百萬隻，要研究伯勞鳥也不用自己抓。當地居民會設計一種叫做「鳥仔踏」〈台語〉的陷阱，用竹子做的，陷阱就在那上面，就是要吸引鳥來停佇的地方，很符合牠們的習性，幾乎每次都百發百中，所以有時候叉第二根還沒叉好，又有鳥中獎了。上面其實還有圈套，牠們一踏上去就被抓到了，無法動彈。人們抓到牠們後就會把牠們的嘴弄壞，把翅膀弄壞；弄壞翅膀是怕牠們飛掉，弄壞嘴則是怕牠們咬人。牠們不是鷹類，但鳥喙有點像老鷹一樣是勾子狀的，所以有些女孩子被咬到會流出淚來，因為那真的很痛很痛！他們這樣做其實滿殘忍的。我們每年九月做伯勞鳥的計畫，也是上千隻這樣做。
第三類的部分是做鷺鷥鳥，台灣有很多的鷺鷥，我們主要是希望用幼鳥，因為鷺鷥活動很集中的，就在台中中港路交流道上面，每年夏天的時候估計至少上千隻啊！牠們有三種，小白鷺、牛背鷺和夜鷺。築的巢都很簡單，樹叉的地方就放幾根樹枝就築好了，你很容易就看到蛋，孵出來的小鳥秋天就飛走了。
第四類的部分，就是做台灣內部山區的候鳥，台灣很多高山，鳥類分成不同的氣候、植被、生態環境。在較高海拔地區活動的鳥類，在寒冷的冬季也會遷移到比較低的地方，我們基本上是在合歡山做，去了很多次。我們比較低的站是設在霧社上面，叫做梅峰，再上面叫翠峰，我們設了三個站來研究，自己張網抓，如果做比較多年的話，就可以知道這些鳥抓到後能活多久，有的至少七年甚至十年吧！
我們在野外抓了不少的鳥，但無法一隻一隻詳細研究，只有挑其中一部分詳細研究。我們抓到這些鳥之後，會為牠們套上腳環，腳環上寫有兩個號碼，一個是信箱號碼，一個是身分證號碼，套好就放走，等待回報，像黃鶺鴒這種體型跟麻雀差不大的鳥，竟然可以飛到西伯利亞去，還有飛到阿拉斯加去的，覺得不可思議啊！當地的學者抓到後，就會寄信過來，有些甚至連腳環也一起寄還回來，看到這樣的回應，我們都非常的興奮！
當然我們也會做各種紀錄，先鑑定種類，並做身高體重等各種測量，檢查體內有無寄生蟲，基本上沒有一隻鳥是真正乾淨的，多少都會帶有一些寄生蟲，將寄生蟲取出來後集中、分類，然後我們會把75%的酒精倒入小管子，再將寄生蟲放到裡面，寫上牠們的學名及發現的時間、地點等，我們透過美軍的一套郵政系統，透過美軍送到研究計畫的總部，總部最早設在東京或是曼谷，那裡有很多相關的科學家，他們會辨別寄生蟲的種類型態。
另外我們也用剪刀剪鳥的指爪，用力剪、壓，以取得鳥類的血液，〈這樣的做法在現在是有爭議的〉，將血液滴在一片玻璃片中間，再用小的玻璃片蓋上去，在將其浸入雞尾酒中，待其凝固後，一樣寫上基本資料，郵寄至研究總部。總部的學者會分析其中與疾病的關係。
現在想起來，由於當時對台灣鳥類生態等了解不多，很多事情一開始也不知道該怎麼做，你到底可以抓到什麼，張網就可以抓到嗎? 不一定。那網應該裝在哪裡，網應該怎麼裝？裝多高？那鳥會不會上網？這個都是經驗慢慢累積慢慢累積起來的，如此做下來讓台灣鳥類學的發展重新啟動，我認為這是歐老師對東海乃至台灣鳥類研究的貢獻！

五、台灣環境研究的開端
歐保羅老師每三年就會有半年回美國，他回美國的時候都會閱讀當地的報章雜誌，他也特別訂閱了時代週刊。時代週刊有一個名為《環境》的專欄，每週都有一篇，專門探討各種環境問題，歐老師曾跟我提過他相當關注這個專欄的內容。後來在1970年，也就是MAPS差不多要結束了的時候，
	蔡啟清教授1974年於《環境科學通訊》翻譯1972年6月聯合國發布的〈人類環境宣言[image: image2.jpg]i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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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利用回美國的時間，到紐約直接向聯合董事會提出計畫，申請每年五千塊美金的補助經費，在東海成立了環境科學研究中心，成為台灣第一個關注環境議題的研究機構。現今建築系系館有一半是屬於當時的環科中心，歐老師還特別去美國募款以負擔相關建築費用。環科中心的主要工作是翻譯國外一些與環保、環境有關的書籍，翻印出來後，就免費分送給台灣各地的圖書館、大學及政府機關。也發行刊物環境科學通訊，每個月推出一本，介紹最新的環境議題的新聞，只要有人有興趣，中心就會免費寄給他。另外，更在每年暑假為高中教師辦研習營，每一次的課程都是不同的主題，包括空氣汙染、水汙染、廢棄物、生態、森林……等等。而藉由培育相關師資，將環境議題納入學校教育中。
經過十一年以後，東海才成立環工系，歷時十多年的環科中心才被環工系正式取代。而雖不是台灣第一個環工系，但環科中心卻是全台灣第一個研究環境問題的機構，過去環科中心的成果為台灣各大學的環工系奠定發展的基礎，環科中心可視為環工系的前身，若沒有環科中心，可能就沒有現在的東海環工系。所以當我們環科系慶祝三十三週年時後兩年前，我才特別把這個故事講給我們系上的老師們聽。
關於歐老師成立環科中心的緣由，我一直沒有跟他談過，但我自己猜想，他可能在閱讀這麼多資料期刊尤其是「環境」專欄之後有了這方面的想法。雖然當時台灣的環境問題還不明顯，但經濟發展愈來愈快，他看到當時的歐美、日本發生了各種環境問題，他可能也預感到台灣遲早要面對環境問題。雖然我沒有問過他，但他應是出於對台灣環境的關注，在台灣還沒有發生的時候，他已經看見台灣社會的需要，這就是他的遠見！展現他開風氣的開創者精神！
六、幸福家庭推廣中心的成立
由於歐保羅老師長期忙於工作，要進行研究及指導學生論文，使他與歐師母的互動減少，加上兩人不但身高差很多，個性的差異也相當大〈一個害羞內向，一個活潑外向〉，在這樣的情況下，夫妻的溝通便產生了許多困難。
歐老師不是每三年都會回去美國半年嗎？有一次原本說好要一起回去，但後來歐老師請歐師母先回國，他很快就會回去。但歐老師要做研究工作、指導學生的論文，加上有人請他幫忙他都不會拒絕！兩個月過了，歐老師都還沒回國，他工作似乎永遠也做不完！
回去後的情況我也不知道詳情，但似乎很嚴重，為了解決夫妻溝通的問題，他們參加了由一個天主教教會辦的夫妻懇談課程，發現這樣的活動對他們很有幫助，深刻感受到夫妻溝通的重要性，遂在美國募款，將這樣的活動課程引入東海，成立「東海大學幸福家庭研究推廣中心」，使更多人能因此受惠。
七、他是什麼？
我當學生的時候，歐保羅老師沒有表現出「我是老師，你是學生」的那種感覺，和學生相處就像是朋友一樣，所以後來我們成為同事，這個身分的轉換中感覺並沒有什麼不同，變成同事後，我們當然還是朋友嘛！而且你可以感覺到他不是虛偽的，不是故意要這樣子的，他所表現的一切全是由他內心自然流露出來的。所以我想這個關係並沒有變化，因為它本來就是這樣。
而不管我是學生，還是與歐老師成為同事，我們可以說是無話不談，我在跟他談話的時候，不會有顧慮，我會盡情表達、分享我心中的種種想法。你跟他在一起的時候你會很安心。有些話、有些事我可能不太會跟其他人講，但我還是會跟他談。
我很少聽到他主動講到宗教，他有一顆寬容的心，你也可以跟他講禪宗，跟他講其它的各種事情，他都可以跟你談，我不認為他說我不在乎、我無所謂，他認為他必須尊重你，我相信他的信仰沒有問題，不是說什麼都可以，但你跟他談什麼他都可以跟你談，你會感覺到說你提出和一般人不一樣的意見時他會尊重你。
我發現每個人其實都很堅持自己的想法，常常會說我們來溝通一下，來溝通一下嘛！其實大部分就是要講給你聽，叫你照我的意思，比較不是我聽聽你的意見。我們溝通的部分就是我至少要講三分之二，我聽你講三分之一我就算不錯的了，但是歐保羅老師不是，他一定是聽你講三分之二的人，他會講，一定只講三分之一！ 
或許我的說法比較誇張，我認為，他是那種比較沒有「自己」的人。他什麼都是聽上帝的，上帝說來台灣，他就來台灣。兩個兒子過世，他雖然沒辦法理解，也很難接受，但是他還是相信說上帝一定有祂的意志，只是那意志我不明白。
他女兒曾說過一句話：「也許不是我爸爸做了什麼？擁有什麼？而是他是什麼？」
「做了什麼？」、「擁有什麼？」是我們一般在世俗生活中所注重的「表像」的事物，而當我們面對一個這樣的老師時，或許最重要的是他本身所展現出來的某種核心價值。
陳錦生老師
一、我跟歐老師的認識
我是從民國74年認識歐保羅老師的，那時我是到東海生物系教書，原本我是要補上當時一個教職的缺額，但後來校長又反悔不補這個缺，所以那時兼任理學院院長的歐老師就跑去跟校長據理力爭，我才能夠到東海，而我到東海的第一個禮拜歐老師就和他太太一起拜訪我家，當時真是受寵若驚，想說一個院長竟然會來拜訪一個新的老師，而另外我想我跟他認識也是因為教會的關係，他是教會的執事而我也是，所以我們一同在教會裡工作。
二、在東海的教學
當時歐保羅老師會找學生們一個一個會談，像當時我就看到學生一個個排成一排在等著跟歐老師會談，而他在會談時還會錄音起來，因為他一定要了解每一個學生，了解他們的學習狀況，多年以後就算想不起名子，只要跟他講作過什麼的研究歐老師都會有印象，所以說歐老師和學生們就有點像師徒那樣或是說像對自己的孩子那樣關心，而且對每一個學生的態度都是一樣的，一樣受到重視，如聖經裡所說:「不放棄任何一隻羊」，不是說只教好的學生而放棄不好的學生，他沒有放棄那些不好的學生，雖然歐老師是這樣關心學生但他也不會隨便放水，他也希望學生能認真把東西學好，而談到教學歐老師還有一次提議要我們自己寫中文的教科書，因為當時生物系都是念原文書的，但學生不一定都看得懂，所以歐老師想這樣學生既沒學到東西也沒把英文學好那為何我們不來寫中文的教科書?不過後來我們遲遲無法完成這項工作加上生物的知識日新月異，最後還是用原文書，不過歐老師這個想法是希望科學的知識要讓中國人看懂就該用中文的教材，而且他是以一個外國人的身份來跟我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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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保羅老師介紹豐富的鳥類標本。1964年


三、生物研究
歐老師他當時學的是最新的知識，所以他到東海來算是一個很大的刺激，加上那時生物系幾乎只有他一個博士，所以他等於是說要引領一種風氣，像陳炳煌老師有參加過的「遷移性動物病理學之調查」這個計劃，就是一個引領台灣鳥類研究重啟的事情，因為有了這個事情，後面才有台灣第一本的鳥類圖鑑也造就許多日後在鳥類研究這各領域的眾多人才，同時當時一位學生所創立的東海野鳥社日後也帶動台灣賞鳥的風氣，而歐保羅老師也將研究的風氣帶進來台灣，當時的人大多只會拿著本書就教書這樣很少有什麼研究之類的，另外對於研究，歐老師也是希望能研究本土的生物，不是還是一樣去作外國的研究，而是作自己東西的研究，建立自己的資料庫，可以說歐老師在生物研究方面是個啟蒙者，他不是什麼大師，但他開了很多風氣，不過又不以此為驕傲。應該說，但開風氣不為師，他就像一把火燃燒了生物學界。
四、信仰的精神
我們長榮講三個精神，第一個不放棄任何一隻羊，就是歐老師對於學生的態度是很關心的，第二個是洗腳的精神，就是謙卑，像我跟歐老師共事這麼多年，我從沒看過他發脾氣也沒跟人惡言相對，而且像當時他的地位、學問、薪水都比我們高，但他還是很客氣，面對學生也是這樣的謙卑，最後第三個是焚而不燬，這是上帝在燃燒的荊棘中向摩西顯現的故事就是說能夠挺住各式各樣的苦難，而歐老師他們就是遭遇到兩個兒子去世這樣的苦難，但最後他們還是挺了過來留在東海後來還去認養了一個台灣小孩，我想歐老師他這三個精神是符合的，而像他從不在課堂上傳教的，但最後有很多人因著他而去信教，我想是歐老師給人看到那種基督的精神，而這種精神切確地表露在他的各種作為上，就像身教重於言教這樣。
曹克昌醫師
一、我和歐保羅老師夫妻的認識
我會認識他們是因為我們夫妻參加過好幾次的夫妻成長活動，也是因為如此所以歐老師他們夫妻就常常邀我們到他們家聚會，那也因為我們對這個活動很有興趣和看法想說可以如何發展這樣，所以歐老師他們就常常跟我們談這些，剛開始沒有談很深但到了後面愈談愈深後，因為接觸久了對他們生命中那種談吐、那種態度、那種做人就讓人覺得舒服的感覺產生了興趣，同時也對他的信仰－基督教有了興趣，想說是什麼原因讓這樣的人物出現，特別是在他們兩個小孩接連去世之後。
二、幸福家庭推廣研究中心
我們當時參加後發現這個是要夫妻一起去上課，不是說先生去上課太太在家，一定要夫妻倆一起去上課，這在1988那個年代是非常特殊的事情因為那時還沒有這麼開放，這是個挑戰!因為它是教很實務的東西所以夫妻回家後還會繼續討論，這是很特殊的!而我們學的就是夫妻怎麼去溝通，夫妻溝通研習營就是它弄一個場合讓夫妻倆好好坐下來談話，因為現在夫妻很少有機會在家裡談話，像一個在台北一個在高雄假日才在台中集合現在還有跑中國大陸的，這個課程就是要夫妻一起上課、一起面對。
那因為歐老師那時把這個活動推廣了很多了，所以他想要有個成長小組就Supporting Group，因為夫妻一起去上了課後久了就會忘記東西，最後動力就會消失，所以要有後續的跟進應該說是別人的支持，後來就是說我跟我太太參加夫妻溝通研習營好幾次，那每一次我們都會邀對成長小組有興趣的夫妻，結果前前後後大概邀了十二對的夫妻，這十二對夫妻就在東海路29號就歐老師他們家成立了成長小組，而我們在那待了兩年，這是很美的事!因為夫妻們可以一起支持、一起蹲下、一起成長。
另外就是因為我們常常跟歐老師他們談怎樣發展之類的，所以他就常常帶著我們到處跑，哪裡有需要他就去，而他就帶我們去當他的助教，因為他國語沒有講得很溜，我們就好像替他講一樣也沒再翻譯，就我們上台他坐鎮這樣。那事實上歐老師是給我們一個舞台，那來做什麼?就訓練你、操練你啊!讓你有勇氣、讓你可以學習和成長，這是他的舞台他可以霸佔著不放，但是他分享給了我們，他知道我們這對夫妻很有興趣也很想學，所以他給了我們這個空間，他很慷慨大方，這很不簡單。
三、基督教信仰
因為有很多人常常會去找歐老師他們，向他們請教一些問題或是對人生的疑惑來聊聊，那我們也常常去找他，當時我們正陷入一種中年危機之中，就會對信仰、人生產生了疑惑，所以我們就找歐老師談談，他跟我們說了你們的人生沒有焦點，這個焦點是什麼我們不知道，明明有在做事但還是會疑惑，因為沒有一個核心價值嘛!我們沒有焦點而他有，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因為他經過那種苦難，就是他兩個兒子死在台灣，但他們還是靠著信仰走了過來，而我們就是看到了他們的生命，所以對基督教有了興趣，最後走向了基督教的信仰，那後來我也去念神學院，因此我們會信基督教主要是因為歐老師他們，因為我們在他身上看到了基督的精神，一種基督的典範。
四、自然科學和信仰
當時我跟歐老師常常一起讀聖經、一起研究聖經，那後來他離開了以後我就到神學院去修了一些課，慢慢地我就在想，像我讀醫學院要讀十四年，因為這是要醫人的肉體所以要下功夫，同樣要用信仰來拯救他人的靈魂也必須下功夫，你如果對聖經沒有了解、對上帝的話沒有清楚地認識，何談去幫助別人?而人有身體、心靈、靈魂這三個，任何一個失調都是病因此要均衡的發展，那因為歐老師對我的影響所以對於自然科學，像細胞的分化，沒有信仰的人會說那是自然，但有信仰的人會想在那之中是不是有上帝在作工，因為這樣想你就會覺得有趣而研究、探討得更深，讓你看到生命的本質，這將會對你的生命產生重大的影響。

五、兩個故事
有一天晚上我們在歐老師他們家談到深夜，那要回家的時候發現車子怪怪的，那歐老師他們也出來看看，後來車子發動後我就開走了，而當時我看到他們夫妻在家門口那裡談話我以為只是他們在聊聊事情，沒有特別去在意就開車回豐原的家了，後來因為怕車子出問題所以我就慢慢開回去，到家後把車子停好後，突然聽到有人在叫我，回頭一看是歐老師，原來他們擔心我們在半路遇到問題，所以歐老師就一路開著車跟在我們後面保護著，而且他那時已經六十幾歲了還要再開車回家，一般人是不會這樣做的，真的是一個很特殊的人。
還有一次我們到美國，因為他家裡有訪客，所以我們就住在另一個美國人的家裡，那有次剛下完雨後他要找我們去吃飯，正好我們還在整理我們的行李，我們就叫歐老師等一下子，我們整理好之後大門一開，看到歐老師正在幫我把因為下雨而變髒的鞋子清理，而這雙鞋子還有另一個跟歐老師有關的故事，我當初到美國時因為鞋子不合腳，所以歐老師就帶我到鞋店去買鞋，那因為我不懂美國的尺寸，歐老師就拿著我的腳這樣一雙一雙的試，真的是一位很謙卑的人，而且那種態度是很自然地流露，跟別人不一樣，像我剛認識他的時候他是當理學院的院長，但你對他不會有那種院長的派頭這樣的感覺，所以你會尊敬這個人。
六、歐保羅老師的貢獻與影響
歐老師有三個貢獻，一是重啟台灣的鳥類研究，二是對環保的發聲，三是這個幸福家庭推廣中心；這樣看下來就知道他影響的層面很多。另外，他對我們來說，開啟了我們的眼界，讓我們不再只是專注在賺錢上而是能把心力投入更多方面。像他們早餐就很簡樸，就優格、麵包、燕麥片、半根香蕉這樣，他這樣的不貪，過著簡單的生活，反而讓他更樂於分享使自己的生命豐富了起來。所以歐老師給我看到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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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那種苦難、實踐、捨己的精神，他等於是說連自己都給了出去，他的生命就是分享。還有身為一個宣教士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去，像他也說過：「我八十歲，我可以服侍一個九十歲的人。」就是把服侍上帝的精神傳到人們身上。所以只要人們有需要而且身體還可以就繼續做下去，是一種腳踏實地的感覺，因為自己和這塊土地產生了連結也看到上帝所造的美，因此，這也影響我後來到東部傳教行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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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小心，不可輕看這小子裡的一個；我告訴你們，他們的使者在天上，常見我天父的面。〈有古卷加：人子來，為要拯救失喪的人。〉一個人若有一百隻羊，一隻走迷了路，你們的意思如何？他豈不撇下這九十九隻，往山裏去找那隻迷路的羊嗎？若是找著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他為這一隻羊歡喜，比為那沒有迷路的九十九隻歡喜還大呢！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不願意這小子裡失喪一個。」〈馬太福音第十八章10─14節〉





